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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辽宁省抚顺市63岁的法轮功学员曲彩玲，曾被非法劳教一年半，被非法判刑九年，被迫害几度命危，于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日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立案庭控告前中共头子江泽民犯下破坏法律实施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非法监禁罪、反人类罪，控告书通过EMS国内标准快递寄送。


曲彩玲女士说：“一九九九年，江泽民一手挑起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运动，江泽民亲自发起，计划，实施控制了对法轮功的“斗争式”的镇压。他发起的这场镇压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不是任何基于刑事法律或程序的执法行动，而完全是一场法外的政治运动。导致十六年来众多法轮功学员广泛遭受酷刑折磨、被活摘器官、及被其它方式迫害致死等。江泽民及其政治流氓集团，对这场迫害的发生、推行和延续，有着不可逃脱的罪责。江泽民才是破坏法律实施罪的罪魁祸 首。”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在江泽民的个人意志和淫威下，中国大路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国性恐怖组织──人称纳粹盖世太保似的“610办公室”，是一个全国范围的执行秘密任务、推行和实施这场血腥迫害的机构。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之后，江泽民又命令“610办公室”系统性地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曲彩玲控告江泽民犯有群体灭绝罪。”


《宪法》第五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三十五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六条：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曲彩玲女士，原来在抚顺市顺城区计生委工作，曾身患多种疾病，每年都要住医院三、四次，每年都要报销大量医药费，是单位出了名的病号，一九九七年二月，年仅四十五岁的曲彩玲只好提前退休。一九九七年四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用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各种疾病在道德回升的同时逐渐不翼而飞。


九九年七月后，因坚持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多次遭到绑架，被非法关押、劳教、非法判刑九年，狱中惨遭酷刑折磨，多次出现生命危险，身体各项指标全都有问题，所有器官衰竭综合症。迫害中母亲去世，丈夫无法承受迫害而离婚，不满十岁的幼女无人照看（因长子十八岁患恶性淋巴瘤去世，三十九岁生育长女）。至今仍在经济上遭迫害，退休金被扣发已逾十三年。


下面是曲彩玲女士诉述她遭受的迫害事实：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集团公开迫害法轮功后，我单位及“610”、社区、街道人员多次找我，逼我放弃信仰，遭到我的拒绝。从此当地街道、派出所人员经常去我家骚扰，曾三次非法把我绑架到派出所非法拘禁、勒索家属一千元钱。顺城区“610”主任于满昌还给我丈夫的学校（丈夫是教师）施压，叫丈夫停止工作，在家看着我。


非法劳教一年半，在马三家等多个劳教所遭受迫害


二零零零年七月，我进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炼功，遭恶警绑架；被劫持回抚顺当地，先后被关押在抚顺城派出所，非法送往拘留所、戒毒所、后关押在武家堡教养院及所谓女子自强学校，我绝食反迫害，七天后被释放。从那时起，顺城区“610”下令，停发我的退休工资。


但不久，抚顺城派出所警察于二零零零年八月二十五日又绑架了我，将我非法劳教一年半。当时我的胰腺炎犯了，疼的非常厉害，恶警根本不管我的死活，强行拉上警车，劫持到抚顺（武家堡）教养院。体检时，教养院医生发现我患严重胰腺炎，不能留，但教养院院长黄炜说：是法轮功就得留下，其它可以不留，法轮功必须得留下。这样劳教所将我留下。在抚顺教养院，每天被逼做奴工到晚上九、十点钟。没活时就军训，在太阳底下暴晒。监控狱警拿着报纸卷着的木棒，看谁不顺眼就给一棒子。很多人被打的满脑袋是包，脸上、身上都青一块紫一块的。后来劳教所弄来二十多人，跟警察一起围着法轮功学员逼“转化”，不放弃信仰（转下页）
































图：邮递诉状的快递收据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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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马三家被迫害期间劳教服








（接上页）的就打，法轮功学员贾乃芝被恶警曾秋燕打了十多个耳光。


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二日，抚顺教养院把十七位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送转到马三家劳教所迫害。我被劫持到马三家女二所一大队三分队，警察立即就派两个包夹形影不离的监控、迫害，每天被逼坐在一小塑料凳上强迫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因坚持法轮大法信仰、炼功、拒看谎言录像等，多次遭包夹、四防犯人折磨，一次被当场折磨的昏死过去。


一次，我炼功，双腿刚盘上，十多个犹大一拥而上，打嘴巴子、拽头发、掰腿、扭胳膊，连打带骂把我弄到厕所，用毛巾把嘴堵上，蹲在蹲位上不让起来，边打边骂，大队长王乃民又把我拉到办公室，警察邱萍拿出电棍，在我脖子、胳膊上、手上电了一通，又拿药片给我强行灌药。之后每天晚上八点后就把我弄到厕所蹲着洗脑，一直到凌晨才让回去睡觉。一个月后，把我迫害出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及肝、肾等所有器官衰竭综合症，后来又出现脑血栓症，仅一个月的时间，我被折磨的从一个一百六十多斤重的人瘦到一百斤左右。


队长还把我拉到沈阳交通医院精神科，开了几百元钱的药，让四防犯人每天早晚给我灌两次。最后我被迫害的卧床不起，躺了近一个半月左右，一直到停药后，才能逐渐走动。


二零零一年四月，马三家劳教所把十名坚定修炼的法轮功学员，拉到全辽宁省各劳教所转化迫害。到张士教养院时，我血压高达二百四十，眼压很高，已视物不清，随时有生命危险，恶警这才放我回家。


我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期间，母亲知道女儿不“转化”受到严重迫害，每天挂念女儿，原本身体很健康的老人，因悲愤交加，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三十日突然故去。


回家后，一些邪悟者在“610”的指使下，经常闯到家里骚扰我，恶人们无论白天晚上的砸门、踹门，并雇人在我家门口看着。一天我走在路上就被绑架到派出所。因长时间处在恶人的骚扰下，导致我丈夫精神恐惧，心理压力很大，并引发心脏病，到后来患上多种疾病，最终他因无法承受骚扰而提出离婚。我因被停发退休金，身体又被迫害的无法打工，离婚后没有生活来源，无家可归。这都是江泽民集团对我的灭绝人性的迫害。


被非法判刑九年 遭种种酷刑折磨


二零零二年十月九日下午，我在路上被警察绑架到公安一处。后得知因我、贾乃芝、刘成艳等二十多人起诉江泽民，公安一处绑架了很多法轮功学员，公安一处的刑讯室人都满了。当晚新抚派出所把我劫持带走，劫持到新抚中队（原华山派出所），给戴上手铐、脚镣，所长赵某拿厚书扇我嘴巴子，脱掉我的外衣，打开窗户、门冻我，并往我的头上浇凉水。


第二天晚上九点多钟，恶警又把我的衣服全脱了，只剩下衬衣和衬裤了，将我双手抱着铐在院中的大铁柱子（直径二十公分粗），用水桶从我头上一桶一桶浇凉水。北方十月的天气已经很冷了，那天的北风飕飕的刮。我当时高喊“法轮大法好”。恶警用毛巾塞住我的嘴，但我一喊毛巾就掉下来，再塞再喊，一直浇到后半夜三点多钟。


第三天我被非法劫持到抚顺市第二看守所。一个月后，恶警对我非法外提，在原华山派出所冰冷的刑讯室里，我穿着单衣服，戴着手铐、脚镣，铐在铁椅子上，抚顺市公安局一处关勇、张涛、刘明和等人，轮流对我非法审讯一天一夜。


后来法院给我定了个莫须有的罪名“破坏法律实施罪”，非法判刑九年，非法关押在抚顺市看守所。


在抚顺第二看守所中，我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副所长于贵德给我戴上背铐、脚镣，用酷刑“上墙”折磨我，还对我进行折磨性灌食，管留到胃里不拔出来，往食物里下药等迫害。


二零零三年六月，看守所有预谋的大肆迫害法轮功学员，唆使犯人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我被犯人踢倒，牙被打掉两颗，之后副所长于贵德把我关进一个铁笼子里，站不住、蹲不下，恶人们又过来连掐带打给我戴上摩托帽，时间长达五、六个小时。


二零零三年九月一天，看守所教导员张敬慧叫人将我弄到走廊大厅蹲着，当时我已被迫害的血压高达二百四十，走路需人搀扶，而张敬慧竟一脚向我踢来，还叫人给我戴上手铐、脚镣，关到小号里坐老虎凳。我向看守所领导反映情况，张敬慧又用“上墙”酷刑折磨我。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一日，教导员张敬慧又对我进行迫害，把我的棉衣扒下，戴上手铐、脚镣，铐在没有暖气的提审室里的铁椅子上，并把提审室的门窗全部敞开，张敬慧踩着我的腿大骂；这样折磨了我两天两夜。


二零零三年七月，看守所将我和几名法轮功学员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因身体检查不合格，女子监狱将我退回。后来中心医院医疗小组鉴定我没有服刑能力，又通过法院重新裁决：暂予监外执行。七月十九日上午，我被劫持到抚顺城派出所。片警徐杰和锁阳社区书记金静拒收，我又被关回看守所。


当时我被迫害的血压高达二百八十，身体各项指标都有问题。后来几次出现病危现象，看守所只好于二零零四年十月将我释放。


我出狱后，无家可归，身无分文，生活上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我多次找到顺城区政法委、“610”办公室，要求恢复我的退休工资，但政法委、“610”，至今仍非法扣发我的退休工资。
































郝建光




















